
野孩子 
 
遊戲是夏日最狂野而美妙的事。 
 
鄰居的孩子在巷子裡玩「ㄢ咕雞」，他們一夥七、八個，隸屬「五十八」幫，他們

這附近的孩子也奇特，劃分勢力範圍是以圍牆為基準，很符合土匪據寨稱霸的綠林

法則吶！她也住在五十八弄，但不屬於這一幫，她是新搬來的，從僻遠的鄉下搬

來，父母是放棄農耕移居城市的都市勞工，臉上永遠掛著城市人缺乏的卑微，她也

彷彿有那種神情，總是露出飢渴友誼的眼睛看人，讓人在認識十分鐘後很快看輕

她，鄰居的孩子始終不習慣她。 
 
今天，他們可真是玩瘋了，充分展現五十八弄幫的活潑與實力，男孩女孩都跑出了

一身汗，偶爾有媽媽們從陽台上他們小聲點，也只是暫時壓低他們的聲量，很快

地，他們的聲音又像彈棉被般蹦出來，天！他們可真像剛從漫長的雨季裡釋放到池

塘的小青蛙，再沒有任何權威可以阻止歡樂的探尋。 
 
她一直在旁邊看著，帶著欣羨的笑容倚靠牆角，有時候他們因為推擠而靠近她，她

的內心就飄過一絲期待，那給她極大的鼓勵，「也許今天她們就會讓我加入了？」

她心臟跳動加速，臉都漲紅了。但是還未等她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，他們早已一哄

而散，遊戲似乎永不止息。 
 
他們慢慢注意到她的存在，偶而轉頭看看她，臉上還掛著遊戲進行中的笑容，但是

並沒有在她身上停格太久，就又繼續沉浸在狂野的遊戲中。 
 
有一些風吹過五十八弄，楊桃花飄落地面，飄落水溝，飄落她塌扁的鼻樑，旋又像

坐溜滑梯般彈落牆角。 
 
牆角的陰影中，她開始有些煩躁，雖然一直裝作等待哥哥放學的樣子，還是從眼睛

被看穿。事實上，她的眼睛停留在他們身上比巡巷子口的時間多，這一點小地方是

瞞不過機靈的都市小孩。 
 
但是她無法移開身體了，她被另一種盼望黏在那兒，似乎得靠別人去解開她的難題

了。 
 
遠遠的巷子口，她的哥哥背著書包放學回來，他把帽子斜斜戴著，他年長她四歲，

剛剛轉學成功進入五年級就讀，她的轉學手續慢了些，待在家裡閒盪，似乎快被悶

壞了。 
 



「喂，妳──過來一下！」一個綁辮子的女人孩向她叫道。 
遊戲戛然而止，五十八弄恢復午后的死寂，所有的男孩女孩都看著她，她努力微笑

著，「啊，他們終於要找我玩了。」心中湧起一陣狂潮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，鄉

下孩子接受城市的第一個考驗，她持續微笑著── 
 
她站到他們中間了，準備接受友誼。 
 
五十八弄保持沉默有好一會功夫，然後綁辮子的女孩爆出鞭炮般的聲音：「我們不

要跟她玩！」 
 
「鄉下來的野孩子！」另一個剪馬桶蓋髮型的女孩翹著嘴說。 
 
她不由自主的倒退一步，微笑僵在臉上。 
 
「我跟你們說，她頭髮很臭，一定有長頭蝨。」綁辮子女孩大聲宣佈。 
 
所有的孩子都睜大眼睛看她。 
 
「走開！」女孩們喊著，表情恐怖」 
 
「走開！」男孩則加入更惡毒的噓聲 
 
「走開！走開！走開！」 
 
男孩女孩圍著她，發出喔喔吼聲還配上揮動手臂的姿勢，猶如某些原始民族驅趕惡

靈般。 
 
那時，她的哥哥背著書包，站在圍困她的小圈圈後面，她看見哥哥，無助地向他求

援，在童稚的世界裡，那是她最後的希望。 
 
她的眼睛和哥哥僵持了很久。 
 
「走開！走開！野孩子。」她不懂為何都市小孩要把鄉下孩子冠上一個「野」字，

他們玩起遊戲來才是野蠻沒有教養哩！ 
 
「走開！」他們的排斥聲浪愈推愈高。 
 
「妳回家去啦！」哥哥懾嚅著，然後便像一隻做錯事的狗夾著尾巴走了。 



 
她想逃走，感覺整個頭上像有幾千隻頭蝨爬著，也不知道怎麼能生出那麼多的力

氣，她一躍而上圍牆，像精靈一樣逃走，逃出五十八弄。 
 
夏日午后，只有乾燥的風吹著。 
  


